
367366

[ FEATURE] 专题／最美民宿 MOST CHARMING BOUTIQUE VILLAS[ UED ]   104  |  12 |  2016

喜岳·云庐酒店

XY  Yun House

项目名称：喜岳·云庐酒店

项目地点：广西兴坪镇杨家村

设计团队：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景会设计

功能策划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景会设计

总体规划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新建筑设计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老建筑改造 :景会设计

景观设计 :景会设计

室内设计 :景会设计

设计总监：刘宇扬（ALYA），汪莹（ARES）

设计团队：杨明喜 刘晓宇 马钟理（ALYA），程辉 徐雅婷（ARES）

综合设计院：刘涛（结构），颜兆军（设备）

施工单位 :上海卓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业主 :喜岳·云庐酒店

基地面积 :3 700m2

建筑面积 :3 000m2

设计时间 :2012.08-2013.05

施工时间 :2013.05-2014.05

结构性质 :钢结构（新建筑）夯土（现存建筑）

项目造价 :8,000,000RMB

摄影 : 苏圣亮

建筑师对农村发展的价值，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如果通过建筑师的介入能够带动地方自身产生新的

价值，结合一些不为城市人所知的地方智慧，而促成一种新的模式，新的原形，并非把城市原样照搬，亦非简单

回到原本的农村，这才是建筑师介入农村实践的真正意义。而介入的前提一定是基于当代社会在城乡一体化和城

镇化发展所必需面对的实际问题而言。

在总开发量已趋于饱和，和城镇化政策出台的双重引导下，近年来已经浮现出不同程度的乡建热潮，其中包括了

政府、民间，以及个人行为。而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参与的乡建项目也恰恰面对了这三个主体。这其中以个人名义

发起的乡建运动，又最能够勾起大家的农村情怀与文化想象。如欧宁和左靖发起的安徽碧山项目，作为一个有深

远意义的个案，也已成为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新范式。

我们第一次面对这种完全个人的项目，就是在广西新坪杨家村，我们在此改造了村里 5栋老农舍成为精品度假酒店，

也就是后来的云庐酒店。这个项目从 2013 年开始接触，14年设计和施工，到 2015 年七月正式营业。

业主曲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有一种个人情怀，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工作之余开着越野车到处往山里

走，哪里没路他就往哪里开，找一些不在地图上的农村。他是一位靠直觉的人，当他找到我的合作者方汪莹女士时，

觉得大家气场契合，就决定找我们做设计。他没有任何经营酒店的经验，却要做一个他想待的地方，他认为如果

他愿意待，那么其他人应该也会待下来，所以他是抱着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去做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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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介入农村的真正价值

The Real Value Of The Architects' Involvement 
In The Countryside

建筑改造前

不在地图上的农村精品酒店

作为建筑师，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原始破败的房

子，并试图把它改造为精品酒店。我们需要让城里人

愿意花几千块的机票和房费，待上两三晚，这是有一

定挑战性的。

新坪属于阳朔，但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二十年

来，阳朔已经被过度商业化开发，几乎是去过一次就

不想再去。但是新坪会让你感受到阳朔没被开发之前

的样子。当然我也希望这个酒店，或是即将开的高铁站，

会改变它淳朴的一面，我们需要更冷静地思考农村开

发的模式，不要再走上像阳朔这样的一种完全商业化、

世俗化的老路子。

酒店的选址在自然村的边上，它属于自然村的一部分，

巧的是它有几栋房子又跟自然村是可分可合的状态。

所以一开始进到这个地方，不太容易看出到底哪部分

是酒店，哪部分是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我们旁边

有一栋房子，在我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是不存在的。

看完现场之后，曲先生问了两个问题 ：这个地该不该

拿？你们有没有信心做出一个好的作品？我说信心是

有的，但是要时间思考设计，所以我回到上海没有马

上开展工作，而是思考了一段时间究竟如何入手设计？

学习如何与农村共处

最早看到的入口，从酒店选址往外看，是一片漂亮的

田，远处有山。 而农民老乡盖房子，也选在我们认为

的最好的位置。等到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老乡在

入口给盖了这栋两层楼的砖房，我问曲先生，我们酒

店还做不做？这个时候曲先生给了我一个概念，他说

农村就是这样，我们要接受。他自己来自于东北的农村，

他说他完全可以理解老乡，“没有关系，我们的酒店可

以躲在后面”。我其实是每一次到了现场遇到状况之后，

才不断地体会到，我们做为外来的建筑师，更该去向

农民学习，而不是去教农民什么。

我们学习如何与农村共处，如何在农村设计一个感觉

上是从这里面长出来的房子。由于我们的介入它也可

能长出新的养分，甚至新的物种。我们在当时看场地

发现大部分都是土坯房，其中有一栋是小的砖混房。

作为建筑师一看土坯房会觉得非常浪漫，就想保留。

但是砖混的房子，比较容易用新的建筑来替代，所以

我们的态度是新旧能够融合，有些时候该拆就拆。这

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介入。我们像医师开刀似的切掉

不要的部份，然后再植入一个新的进去。

例如，改造之后的入口场景，整个酒店入口的提示就

是这一扇窗，让人感到新奇有趣。

我们在酒店布局上遵循了原有的村落肌理。这两张图

的对比很清楚，浅灰色的几栋是业主跟农民租下来，

深灰色的几栋就是农民在旁边各自选了他们认为最理

想的位置新盖农民房。换句话说，突然之间酒店又被

农村包围了。首先业主从没想要把村民赶走，村民在

旁边也盖了农民房，也仍然在这里居住，依旧按照传

统自然村的模式成长。这是一种非常柔性的介入方式。

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种反思，不管是政府或是开发商，

也应该更多遵循这种柔性的介入，不要进去就想把村

民动迁掉，而应该用一种局部、渐进、共存的方式介

入农村。

为酒店设计的餐厅，是酒店中最公共的一个区域，我

希望它形成一个酒店与外部之间比较清晰的边界。在

规划上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没有围墙的酒店，而有一种

走到村子才发现有几栋房子，正好是给酒店用的感觉。

在如此具有渗透性的酒店布局中，我觉得酒店住客的

心里，还是会有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感觉。我通过餐厅

的这道墙来形成属于酒店的私密感。这道墙的材料上

采用厚实的毛石堆砌而成，墙的中间开了一个两米见

方的大洞窗，做为内部与外界的唯一视觉联系。而在

面向这个内院的这个立面，我用了比较通透的可开启

中轴玻璃门扇，最大程度保持住餐厅与内院空间的延

续关系。

通过草图设计进行手的思考

整个设计过程也很有意思，我通过直接的草图设计，

进行手的思考。这一笔落下去，它可能是窗、门，墙

的肌理，我的手能够指导我的铅笔工作，并直接地告

诉我的眼睛出来的效果会是如何，而不是由我脑袋去

告诉我的手该画什么，所以这是一种反向的、或者至

少是手与脑双向交互的过程。但是可能也只有像这样

的项目相对规模小，而且是能直接跟业主沟通，才有

机会用手做出设计，而当大部分的项目是通过效果图

设计出来的时候，我们却忘了现场长什么样。

在施工一开始我希望用的是木结构，这可能也是建筑

师的情怀，认为既然到了农村，就应该用木结构，比

较原生态。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并没有产出可

供建筑使用的好木料，而最近的木料产地大概在开车

十个钟头的距离。花这力气从山里面拉过来的木料，

反倒不环保，所以我决定用钢结构来做为这个房子的

主体结构。

我在餐厅的后面放了一个小院子作为过渡空间，这个

空间既能让客人走到卫生间的路程中看到空间变化，

又能把餐厅厨房和周边空间有效的隔开。在这个小院

的边上我设计了一个比较恢弘的长廊，把人从餐厅带

到一个从原来的猪圈改造为开放酒吧的地方，并与餐

厅和周边的农舍客房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广场。

檐口高度與山景的互動

坐在餐厅的里面跟外面是一种虚实感受完全不同的体

验。我做了比较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屋檐的檐口高度

压低。我发现当人们第一次去阳朔看到山的时候一定

觉得非常兴奋，但是当你待了三天以后，可能会出现

审美疲劳。我设计时便觉得需要把檐口尽量压低，当

人坐在餐厅里的时候，由于看不到外边山的全貌，就

会有一种想出去一看究竟的冲动。但是人又一定会回

到餐厅内部去用餐、交流，休憩。这种从内到外再反

复的过程是对视觉上的压抑，同时也是视觉上的释放，

可能令人形成对周边的环境更有意识地欣赏和体验。

到了现场我们发现原先设计的两米四的尺度仍旧不够

低，所以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又将它降低了十公分，

做了两米三的檐口，也就是手一伸几乎可以摸得到的

高度。施工过程中，现场提供我们判断和检测设计的

机会是非常关键的。

老房子的文脉更重要

关键是你如何取舍，是表现建筑师的介入，还是房子

本身的文脉？在这个项目中对我们来说文脉更重要。

这些老房子都有夹层，但是原来的功能是做储藏。改

造成酒店它的层高必须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所以

当房子必须往上长的时候，我更愿意让它长上去之后，

仍然看起来像原本的土砖房。所以这方面是我和汪莹

当时纠结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决定，到今天为止我们

还坚信是对的。

原本各家的农舍都有自己石砌的院墙，当我们把几栋

农舍整合进来以后，并不想拆掉这些石墙，但同时有

增加不同场地和院子之间的穿透性的需要，我们就让

工人师傅在关键部位切掉一段，补砌切割后的收边时

也不用原有石材，而用了红砖。一是我发现石材不容

易补这种细部的地方，二是在这里我觉得表达切割的

动作还是重要的，同时现场也有其他地方用了红砖的

材料，我们就在没有图纸、业主直接指导施工队的情

况下，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围墙的开洞调整。

农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建筑师必须放手，只定策略性

的事情。在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却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同业主达成了共识，关键部分的

施工是由上海过去的施工团队落实，这一点也保证了

工匠在施工的过程中能较好理解我们的设计意图，把

我们所想要的细节地呈现出来。而某种意义上，我们

也需要靠经过城市洗礼的工匠来推动农村实践的进步。


